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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波岸

每当有人端着酒杯站起来，准备到刘教授身边敬酒时，都
被他挡回来，“你废话，赶紧回去”。然后，他端着酒杯把对方推
回座位去，很多时候是双方推推搡搡走到半道时，两个杯子碰
出一声脆响，全场一阵欢呼，美酒顺着仰起的脖子直落九曲回
肠。

刘教授职业不是教书育人，是我曾经革命过的地方一个
领导。因为他是高级职称，我们几个没大没小的晚辈没有以职
务官衔称呼他，很多场合直叫他刘教授。他是我上司的上司，
按我当时的岗位，我要走好几层才到他的那个级别，直到现在
我也没走到那个级别。

但是，刘教授当领导没有领导的样子。当然，这和“站没站
样，坐没坐样”不是一个样。他这个领导的样子，很多时候就像
我前面说的那样，搞得一点领导的架势和威严都没有，好像给
他敬酒的人是他的领导一样。当然，这不仅仅是酒桌上的谦
逊，还有工作上的关怀、包容和担当。

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字惹了个大祸。写之前，我们向
刘教授做了汇报，刘教授带着我又做了该做的汇报。写完后，
他做了审定。结果，这篇文字还是惹祸了。它惹祸的原因不是
写不好，也不是有什么事实出入等问题，而是因为有人不高
兴。这个不高兴问题很严重，严重到可以向刘教授问责，要刘
教授担责的地步。

一个周末的中午，一位关心我的长辈找了一个偏僻的地
方，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万一刘
教授不扛这个责任，这个锅肯定是甩给我。到时候，我被开除
的可能都有。“他还没有找你谈话？”这位长辈问。我摇头。“他
肯定会找你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位长辈拍拍我的
肩膀说。

我是一个大山人，穿越无数羊肠小道来到车水马龙的都
市，只为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现在，握在手中的饭碗快被自
己砸掉了，我心中瞬间泛起莫名的恐慌。每天，我把这份恐慌
满满装在心里，表面若无其事地上班，晚上怀揣着这份恐慌入
睡，梦里有时还若隐若现看到刘教授向自己走来的身影。

可是，我这么忐忑不安过了很长一段的日子后，也没有见
刘教授找我，搞得那个关心我的长辈都觉得“不可能”“不可思
议”。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后面怎么得以平息，也不知
道刘教授因为这件事经历了什么。

后来，还是我主动在他面前多次提起这件事，说“非常不
好意思，我写的那篇文字惹了祸，给您添麻烦了。”我每次说
起，刘教授就一句话：“你废话，不说那些事了。”

有一个兄弟有着和我差不多的遭遇。那年“非典”横行，人
心惶惶，据说果子狸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这位兄弟背着相
机去拍果子狸，因为他不认识这个动物，被人误导把竹鼠当成
果子狸给拍回来了。不幸的是，他那条战线上很多人都不认识
果子狸，认为照片上这个动物就是果子狸，导致竹鼠带上果子
狸的名字，变成白纸黑字和数以万计的读者见面。

有读者认识果子狸，质疑声音顺着热线电话打了进来。责
任一倒查，这个兄弟满满地扛着。有人要他写检讨书，要他直
接面向刘教授做检讨。那时，这个兄弟刚刚参加工作，手里的
饭碗还没端热，心想这次肯定是逃不掉了，没想到“非典”没把
自己害死，先被果子狸给害死了。

他认认真真把检讨书写好，惶恐不安地走进刘教授的办公
室，准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当着这位他上司的上司做深刻检
讨。没想到，刘教授接过他的检讨书后并没有看，而是若无其事
地把它轻轻放在办公桌上，然后请这个兄弟坐下，给他递了一
支烟，语重心长地说，这件事不怪他，要他别把这件事当成负担
放在心上，吸取教训，好好工作。

刘教授的话语间，没有冰冷的责备和严厉的训斥，只有暖
暖的安慰和满满的鼓励。后来，这位兄弟无数次和我提起这件
事，言谈间充满着对人情世故的无限感慨，对刘教授的无限感
恩。

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废话的刘教授，做起事来有节有奏、
有张有弛，小处不失格局、大处更显情怀，再大的事情做起来
照样举重若轻有思路、轻车熟路有担当。我们一直觉得，和这
样有真水平、真性情的领导共事谋事，真心感到事不折腾没压
力、人不纠结心不累，心甘情愿为事业付出辛勤的汗水与心
血，并能从中收获个人的成长与进步、领悟处世的胸襟与情
怀、学到为人的格局与担当。

2008 年 11 月的一个下午，他叫我和一个同事到他的办
公室。他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他
策划了一个叫做“八桂大合唱”的大型报道，要走进广西 12 个
民族自治县和南宁市 3 个民族乡，近距离感受各族同胞生活
的变化，聆听他们的心声，让我们两个和他一起出去采访完成
这个报道。

这是一个不小的报道，采访行程 4300 多公里，见报稿件达
6 万多字 15 个图文并茂的版面。但是，刘教授在策划这个报道
时，几乎没有一个形成文字的方案，也没有召开任何一个讨论
会议，一切运筹帷幄，成竹在胸。我们进入他办公室时，只见他
站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张广西地图。他简单地把策划意图、
报道结构等内容和我们讲完后，指着地图征求我们意见，从哪
里走起路比较顺，避免走回头路。我们 3 个人为此商量讨论前
后不到 1 个小时，此后再也没有无休止的方案修改、没完没了
的开会讨论。

历时 18 天的采访中，刘教授一路和我们走村串寨，聆听
每一个温暖的故事，抓住每一个感人的细节。回来后，他没有
再开什么会讨论选题，直接按照出发前口头定的方案来写稿
组织版面，并全程把关按照一天一个版面的节奏，在自治区成
立 50 周年庆祝大会第二天发完整个报道 15 个版。

这组报道连续获得了三个奖项。有新闻阅评员点评说，这
些报道记述深入、气势宏大、宣传效果持久，是一组全面反映
广西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从形式到内容结
合得较好的策划报道。但是，整个 6 万多字的报道没有刘教授
一个署名，版面策划一栏写“本报记者组策划”，采写一栏是我
和另外一个同事根据各自负责采写的版面署名。

现在，刘教授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好几年了，一个不
像领导的领导过上了真正不是领导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和他
的关系还是一如当年那样的亲密、那样的亲切，很多人和他见
面就直呼其名，大家依旧乐乐呵呵，没有太多的官腔和客套，
没有太多的阿谀奉承的寒暄和做作，酒深情更满，人走茶不
凉。

我们几个晚辈每过十天半个月不见他了，常常会不约而
同地说“好久不见刘教授了，约一下他搞两杯”。有时候，他惦
记我们了，会拿起电话问候交流，更多时候是相约“搞两杯”。

席间，大家不分级别，不分辈分，天南地北，谈笑风生。刘教授
要买单时，我们谁都挡不住，他一句“你废话”，我们谁都不敢
废话，只好看着他给商家掏腰包数钞票。但是，他一举一动显
现出来的长者风范，每次都给我们多一份感恩、多一份钦佩、
多一份敬仰。

不废话的刘教授

人人世世

人啊，请多一点古风
诗诗话话

从品戏到“入戏”
梨梨园园

时光如流水，心如松
瞻瞻望望

有有些些坎坎，，倒倒着着才才能能上上
李李伟伟明明

与朋友下乡，行至途中，遇到一段正在翻修的路，新路与
老路接合处，有一道明显的坎。习惯了城市道路的小车，因为
底盘太低，试了几次也上不去。天色已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的，想找个工具相助也难。正当无计可施之际，同行的吴君提
出一个方案：把车头调过来，改为倒车而上。

按这个办法一试，果然，问题迎刃而解——— 因为车子后部
底座偏高，改为倒车方式后，后轮可轻易上去，而此时前轮也把
前方的底座顺势抬起了，小车底盘也就不再与那道坎“亲密”碰
磕。

换个方式，倒车上坎，效果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人们常说
的“思路一变天地宽”呵，拿这件小事来说，这一变，还真是至
关重要，否则就只能继续受困于此了。

我常常觉得，一件事能办到什么程度，一个人能走到什么
地步，思维方式非常重要。“一根筋”的人，也许可以把已有既
定模式的事情做得很认真，干得很出彩，但要让它更上层楼，
焕然一新，则勉为其难，近乎苛求。社会的进步，主要还是靠
“发散型思维”来推动。思维发散，就经常创新，就能更大限度

地探索世界的真相，更大程度地挖掘出事物的各种可能。改革
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就是得益于当时换种模式
干事创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被称为“圣人”的王阳明，幼年与爷爷等长辈赏月时曾有
一首“打油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
大于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首诗能够流传下来，固然与王阳
明日后的成就有关(所谓“名人效应”)，但平心而论，对一个孩
童而言，其看问题的角度，的确让长辈们震撼。小小年纪就有
这样的思维方式，以独特的视角看问题，难怪王阳明能成为
“三不朽”的人物。

换个角度看问题，需要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要时刻想到，
世界是多元的，事物是多面的，很多事情并没有“标准答案”。横
看成岭侧成峰，站在不同的角度，必有不同的收获，只要你勤于
变换位置。曹冲称象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没有这么大的秤，怎么
办？总不可能把大象给分尸了吧。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寻找可
拆分的代替物。这就是思维的作用。人们常说：“办法总比困难
多。”这话基本在理，若非如此，世界怎么能有如许发展？

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需要破除思维定式。惯性未必一向
有效，经验未必总是可靠。“人云亦云”是思维固化的重要原

因，它使人习惯偷懒，甘愿跟着别人的感觉走。这种按部就班
的处事方式，只会让人衰退落伍。与此相比较，我们更需要的
是质疑精神。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前人或名人说的也不一定全
对，每个人都可以勇敢、主动地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思索。敢于
怀疑，敢于否定，才能踩出新路，拓出新天。哥白尼质疑“地心
说”，所以形成了他的“日心说”；王守仁质疑先贤朱熹，于是有
了阳明心学的大成；袁隆平质疑“无性杂交”学说，杂交水稻由
此“柳暗花明又一村”。质疑，推动着历史车轮在“否定之否定”
中不停步地滚滚向前。

良好的思维，来自善于动脑的习惯，更来自于生动的社会
实践。以前面提到的那位吴君为例，他曾在某单位担任办公室
主任多年，接触面广，学习精神强，平日处理的事情比普通人
员多，所以在很多细节中可以看出其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
就是“历练”的结果。办法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见多识
广，博采众长，断而敢行，办法才会多起来。向书本学，向社会
学，向每一个人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尤其注重“事上
练”，能力提升必定“功到自然成”。

换个角度，海阔天空。时刻保持活跃思维，积极投身火热
实践，人生将变得更绚丽，世界将变得更多彩。

随随感感

马马斗斗全全

如今人们感慨或谈论世道人心，多有“人心不古”语。听此
言每使人想到杜牧《自贻》诗“寂寞怜吾道，依稀似古人”之句，
还有晚清名家何绍基书与林某之联云：“学有经法，通知时事；
行无瑕尤，直似古人。”“古人之风”之语，如今多数时候成了人
们称颂某人的客套话，意思是说该人有修养，忠厚、平和、沉
稳、度量大、与世无争。而真正具有“古人之风”者，“依稀似古
人”甚至“直似古人”，却并不多见。所以少数人的古人之风，即
其心态与度量，便格外教人敬佩。

已故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教授，为名学者、名诗人。当年
书中评论当代诗人之作，曾谈到何香凝女士悼念丈夫廖仲恺
的诗。因古来所谓“悼亡”，并非悼念亡故者，而有其特定含义，
即丈夫悼念妻子。具有较深传统文化修养的人，都清楚这一
点。可惜后世许多人已不解其义而往往用错。何香凝女士悼念
丈夫之诗，便题为《悼亡》，霍先生自然认为不妥。况且他评论
何香凝诗时，适又看到臧克家谈毛泽东诗，错将毛泽东悼念战
友的诗称作“悼亡”，于是觉得有必要顺便讲一下这个问题。因
为何香凝是位受人们尊敬的伟人，霍先生不好说她错，便以
“别开生面”称之，所写评语为：“潘岳妻死，作《悼亡诗三首》，
极深挚动人；此后因称丧妻曰悼亡，以‘悼亡’为题者皆夫悼其
妻之诗。此则一反旧例，妻悼其夫，其别开生面……”其忠厚之

心，令人可感。
浙江有位周明道大夫，业医以外又好诗，治文史，多有著

述，其《观沧楼续笔》中有《悼亡》一则，对霍松林以上说法予以
否定，并举了明末祁某死后其妻商景兰所作之诗和清代女诗
人吴绛雪思念丈夫之诗来作证明，最后说：“这些例子，不胜枚
举，早已别开生面于前矣。何霍教授之少见如此也。”从周大夫
所举二诗看，知他所言未当。这两首悼念丈夫的诗，诗中既无
“悼亡”一词，更未用“悼亡”之题，所以并不能用来否定霍先生
“以‘悼亡’为题者皆夫悼其妻之诗”之说。也就是说，周大夫的
批评是错的。

霍先生读到周大夫的批评后，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写文章
去反驳甚至予以讥笑，而是给周大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为了这点小事，我写文章驳您，不大好。”他耐心讲了自己的
道理，并举了不少例子，以说明周大夫之误。文革中曾多方
照顾落难老诗人洪传经并为之送终而受到人们敬重的周大
夫，是一个能虚心接受批评的人，《观沧楼续笔》中便有《三
公指错》一则，感谢周采泉等老先生指出自己书中的错讹。
因他还拟出《观沧楼三笔》，所以霍先生信中说：您如认为您
的《悼亡》一则也有错，不妨再写一则《霍公指错》，将来收入

《三笔》。读完此信，真令人不胜钦佩，为霍先生的襟怀和风
度叫好。古人所云于可竞之地以不竞胜之，此之谓欤？霍先
生让周大夫自己来纠正书中的错误，其用心何其仁厚。周大

夫不愿意掠美，更不愿掩霍先生之大德，便将霍先生的来信
予以公布，其认错的勇气和彰显前辈美德之美德，同样令人
敬佩。笔者正是因此才读到霍先生这封信而更敬佩霍先生
之为人。

古求能先生赠海南周济夫先生诗颇令人爱读，后两句为：
“骚坛豪客知多少，独忆低声说话人。”“低声说话人”，用于周
济夫再恰当不过了。周济夫是一位忠厚长者，说话总平和，从
不高声，更不与人争。某次会议，饭桌上有人不知因何事当面
责怪周济夫，显然是误会了或无端埋怨且态度较为严厉，旁边
已有人看不下去欲起而抱不平，周济夫却像事不关己一样，面
无愠色并不与争辩，真所谓“直似古人”。

霍松林先生对于周明道大夫批评的风度，周济夫先生对
待错误指责的态度，真有古人之风。这使人想到南朝沈麟士。
有人说沈所着之屐是他的，沈笑了笑，将屐脱给他。随后那人
找见其屐，送还沈之屐，沈并不怪他，笑而收之。还有一位刘凝
之，事与此相类，并且说自己已穿破了，另给了那人一双新屐。
后那人送还时，却之不收。霍松林、周济夫二先生事与沈、刘事
并不相类，但所表现的忠厚与度量，却与古人一样令人敬佩。
霍、周二位所以能如此，应是多读古人书的原因。二人读古人
书之多，一般学者难及。

所以，我们应多读一些古人书，尽量多接受一些传统美
德，好使自己能有一些古人之风，也依稀似古人。

韩浩月

2019年到来的第一天，在社交媒体上一句话也没有说，
记得 2018年到来的那天，在朋友圈写了句“愿世界和平”，得
到了许朋友的点赞。而今年，唯想沉默地度过。

在时间意义上，新年除了称谓，以及一些仪式感的事物，
它与平常的日子并没有太大区别——— 时间不会快一分，也不
会慢一分，时间依然会像流水那样，覆盖一切，永恒的依然会
永恒，短暂的依然会短暂。

我无时不渴望生命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却日渐习惯了这
平凡、庸俗而又忙碌的生活——— 忘记了哪位作家说过类似的
话，但这句话最近却时不时浮上脑海。

竭力地想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脑海里一片
空白，内心里一片茫然，这一年过得太快，乃至于去年许下的
愿望，还没来得及仔细去规划、去考量，时间就唰地一声翻篇
儿了。

2018年我计划写一部小说。如果往前数我的年度计划，
恐怕这个想法已经数度出现在我的宏愿当中。记得 2018年初
的时候，和一位朋友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还能令你感到激
动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你现在最大的虚荣心是什么？

当时我的答案是：写作并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一定得是纸
质的，一定要有些厚度，它要摆放在书店里的某个位置，最好
通过橱窗可以看到，它不见得畅销，但每天至少有一位读者路
过，买不买没关系，拿起来翻一下就好……这是一个美梦，是

一名写作者的终极梦想。
但我不敢把它写进我的新年愿望清单里。事实上我不愿

意把任何的愿望，以可查询的方式记录下来，我似乎在躲避着
什么，更愿意用一些宏大的意象来掩盖某种不安，比如“愿世
界和平”，连我都不相信这五个字是否真挚。

2018年我成了一名悼文写手，这一年去世的人太多，每
每在一天的上午醒来，微信里便接到编辑约稿信息：XXX 去
世了，可不可以写一篇纪念文章？

我很少拒绝这样的约稿，虽然明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去评
价一个人的生平，是仓促且没有说服力的。但我的内心有一股
力量，它试图说服我去梳理一个人的一生，并认为会从中发现
一些秘密。我渴望这些秘密能启发我，于是沉浸其中，没有哀
伤，也不必煽情，力争克制而冷静，当然，也排除不了有浅薄的
成分。

这一年，我为国内的金庸、李敖、二月河、单田芳、李咏、臧
天朔、林岭东写了悼文，为国外的斯坦·李、贝纳尔多·贝托鲁
奇写了悼文……我并不觉得用“群星陨落”“一个时代的落幕”
是一个好的形容，至于上帝又想念什么所以又带走了谁这样
的说法，更是显得有点像开玩笑。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
客，只是创造者留下的痕迹更清晰一些，那些呕心沥血的创造
者，也许不过是奋斗着、奋斗着，发现工作已经与自己的欲望
融为一体，名声只是意外得到的副产品，唯有不停歇地创造，
才能让他们的心得以安宁。

2018年，我的心也得到了安宁。夏天的暴雨之夜，我在一

条宽阔的马路上抛锚了，没错，就是那种宽阔的柏油路，一下
大雨，就变成了海，一吨多重的汽车，在“海水”中变成了轻飘
飘的船，午夜的“海上”，漂着无数这样的“船”。在那瞬间我感
到有些无奈、有些荒诞，但却丝毫没有恐惧，甚至没有马上离
开汽车的打算，那么静静地一个人坐在方向盘的后面，看着前
面闪烁着黄灯的车尾，回头望着不断扎进“海”里的新“船”，心
里的静慢慢变成了疲倦，想象少年派那样沉沉地睡去，想在第
二天早晨阳光照射大地的时候，一地狼藉的街道，会写出怎样
的“故事”。

2018年，我为这条经常被淹没的街道写了两首诗，在去
酒馆喝酒的出租车里写，在饭馆吃面的时候写。2018年发生
在我生命里最大的一件事是恢复了写诗的能力，这是少年时
才喜欢的事，我曾以为这种能力已经永久的丧失。

记得在入冬后的那个夜晚。朋友邀请到了一个类似客栈
食堂的火锅店吃火锅，那晚的火锅店人声鼎沸，喝了几杯酒之
后。我的朋友忍不住开始朗诵他的诗歌，这个时候，对面桌的
年轻人，开始了他们的大合唱，我记得那首歌的歌词，“一根筷
子呦，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呦，牢牢抱成团”，年轻人正是血
气方刚，很快声音压过了我们，但我们这帮中年大叔觉得很高
兴，因为年轻人的参与，火锅店的整个夜晚都充满了欢乐。

这就是我的 2018。我已经忘记了这是进入中年后的第几
个年份。这一年世界上或许发生了许多大事，但在我的生命里
没有大事发生。我的内心像一棵松树，缓慢而平静地生长着，
渴望着大风与雷电，也渴望微风与初雪……

郭郭慕慕清清

手机静音了很久，久到我几乎快忘了自己的手机铃声。
晨起，帘外雨潺潺落下，朋友来电。
铃声响起时，我诧然一惊，竟还是《击鼓骂曹》。
爱上听戏，也不过只有几年的光景，可错日茫茫，仿佛已

过了小半生。在戏院，坐在一群白发须眉中间，黑发白衣，垂手
如明玉，有些格格不入。可在声声慢里声声叹里，这戏这曲，却
浸了我的心，蚀了我的骨，锦瑟年华悠然而过，任他鲜衣怒马，
素面薄颜，我心素已闲。

闲心生，生活也就有了戏味。时光也如淼淼的水波，入了
心。

起初，最喜欢听京韵大鼓，且很留心听大三弦、四胡、琵
琶、低胡的演奏，只觉得那音色寂寥清绝，就像灯光昏黄的夜
色里，佳人指尖香烟缭绕，烟圈袅袅，又妖娆，又寂寞；又像是
无意间看到了旧光阴一匹陈缎，金缕丝早已落黄，牡丹花却开
得正娇艳。

那时，把阎秋霞的《探晴雯》听了又听，坐车听，走路听，如
厕听，舍不得摘下耳机。虽是《红楼梦》里早已看了十几遍的桥
段，却入了迷，着了魔。“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

月”，幼齿时读《红楼梦》，为晴雯无辜被撵而泪湿红衫，从戏中
听来，却咂摸出别样的味道。听到兴浓时，一个小人儿竟似民国
时茶馆里老太爷那般，眯起了眼睛，打起了手板。可听着听着，
心竟还会被揪得紧紧的，生怕宝玉回府时受委屈，又担心晴雯，
腕冰消松黄金钏，粉脂惨淡了芙蓉面，生怕生病的她有个好歹。

那一刻，仿佛从来从不曾看过《红楼梦》。
那一刻，叫醒了耳朵，一切都是新的。
那一刻，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那一刻，十丈红尘里，三寸心入了戏，问余何适，不见来

处，亦不知归路。
后来，又迷上了骆派，迷上了骆玉笙的《剑阁闻铃》。杨玉

环“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唐明皇待她极好，怜香惜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
脂。”只可惜，渔阳鼙鼓动了起来，惊破了曼妙的霓衣羽裳曲。
马嵬坡下草色青青，一切早就变了模样。

一曲《剑阁闻铃》，骆玉笙唱了半个世纪，如今已是一代绝
唱。韵味浓郁的歌喉，配以新颖的鼓套、清越的丝竹伴奏，鼓箭
轻敲慢击，弦声如泣如诉，一句“我的妃子呀！”让人刹那间泪
崩。梨花树下香魂散。曾经的神仙眷侣，如今一个儿枕冷衾寒
卧红罗帐里，一个儿珠沉玉碎埋黄土中。

“叹君王万种凄凉千般寂寞，一心似醉两泪如倾。愁漠漠
残月晓星初领略，路迢迢涉水登山哪惯经。好容易盼到行宫歇
歇倦体，偏遇着冷雨凄风助惨情。剑阁中有怀不寐唐天子，听
窗外不住的叮当连连地作响声。”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张国立在茶馆里唱了这
个选段。当时，我不禁在想，剑阁中的唐明皇是后悔了吧？然
而，悔恨归悔恨，思念归思念，倘若时光重来，我想唐明皇还是
会赐死杨贵妃，就像是《色·戒》里，易先生再舍不得，也不会让
王佳芝活着。少年时曾为温莎公爵的深情所感动，他不爱江山
爱美人，为了辛普森夫人离家去国，然史实解密，感天动地的
爱情就像是一个笑话，深情款款的面具下面，要掩盖着的不过
是英王府邸内的政见不同而已。

仓央嘉措感叹道，“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
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没有，没有，世上哪里会有
什么双全法呢？

双全是枉然。
写故事的人儿呀，纵使写得再好再动人，韩小窗也不是唐

明皇，他只是子弟书魁首；白居易也不是唐明皇，他是“诗王”，
是自在的香山居士。唱曲的人儿呀，纵使唱得再好再深情，骆
玉笙也不是唐明皇，他只是“金嗓鼓王”。而你与我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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